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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纾在 １８９９ 年至 １９２５ 年的 ２７ 年间共发表长篇小说译作 １５３ 篇，相关翻译活动情况折射出其受

内外部因素影响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晚清时局及作为赞助人的商务印书馆是影响林纾翻译的重要外

部因素。 作为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文学翻译家，林纾的翻译动机主要同文学和西学相关，包括开民智、
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鼓励时人学习西学、发展中国文学等。 他因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未在翻译动

机上与之相符。 此外，林纾在翻译动机上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既因其秉持文人士气、反对推翻清政府

的政治主张不尚武，又因其作为华夏儿女的拳拳之心在面对列强外侮时坚定弘扬尚武精神。 爱国之心

是其始终如一坚持下来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从出版机构和时间跨度这两个外部角度以及译者自身的

角度出发，探讨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有助于了解翻译与时代的关系并进一步丰富林纾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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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的记载，《涵芬楼

新书分类目录》这一收录晚清小说书目最多的文

献在文学类一共收录翻译小说近四百种。［１］１该数

字虽在当今学界存在争议，但却反映出晚清翻译



第 ５ 期 孔艳坤：略谈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小说风气之盛。 作为晚清最早翻译小说的译者之

一，林纾共译介小说字数达一千二百万。［２］４２４林译

小说数量之多、时间之早毋庸置疑，影响之大、贡
献之高也是公认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中高度评价林纾：“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

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有

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

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

与迭更司的作品。 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

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 古文的应用，
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３］２１５由此可

知，林纾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值得进一步

研究。
本文通过整理薛绥之和张俊才《林纾研究资

料》一书所附的《林纾著译系年》发现，林译长篇

小说的首部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于 １８９９ 年出

版，此后直至林纾 １９２５ 年去世一年后仍有他翻译

的长篇小说被首次发表。［４］ ４３３，６０７在这 ２７ 年间，林
纾共翻译发表了 １５３ 篇长篇小说、２０ 篇短篇小

说。 这 ２０ 篇短篇小说中，有 ７ 篇于 １９１６ 年、１９１７
年发表在《小说月报》杂志上，均为英国作家曹西

尔所作的《坎特伯雷故事书》中的作品，另外 １３
篇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的《金矿股票》等作

品，１９２５ 年发表在《小说世界》杂志上。 林译短篇

小说的出版机构和年份十分集中，相比之下所译

长篇小说的出版机构和年出版数量则复杂得多，
故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林译长篇小说的动机。
国内学界虽已有关于林纾翻译动机的研究，如罗

新璋先生的《翻译论集》，但专门论述林纾的翻译

动机的论文数量较少，本文拟从林译长篇小说在

其所处时代 ２７ 年间出版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出版

机构和年出版数量这两个外部观察角度，结合译

者自身角度、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探讨其翻译

动机。

　 　一、林译长篇小说出版情况及其
翻译动机分析

　 　 林译长篇小说的出版情况涉及林译长篇小说

的主要出版机构、年出版数量及其翻译阶段的划

分，从中可对林纾的翻译动机有一定的了解。
　 　 （一）林译长篇小说的主要出版机构及其翻

译动机

　 　 从出版机构来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四

分之三以上的长篇翻译小说，其中 １１０ 篇为商务

印书馆单独出版，另外 １６ 篇分别是在《东方杂

志》《小说世界》及《小说月报》等期刊上初次发表

后再版。 《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小说世界》
这三本杂志分别是 １９０４ 年、１９１０ 年及 １９２３ 年由

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因此商务印书馆可以再版这

三家杂志初版的林译小说。 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林

译长篇小说 １２６ 篇，占林译长篇小说 １５３ 篇的八

成以上，其余 ２７ 篇长篇小说的出版机构或是《小
说月报》等期刊，或为中华书局、广益书局等最多

只出版两种林译小说的出版机构。 由此看来，商
务印书馆在出版及发行林译小说上起着主导性的

作用。 反过来讲，林纾的译作得以顺利发行也同

商务印书馆的赞助有很大关系。
具体来看，商务印书馆同林纾关系之密切同

其友人高凤谦有关。 林纾与高凤谦相识起因于高

凤歧，１８８２ 年林纾与同时期科举人高凤歧订交，
并在后来认识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三弟

高凤谦。［５］５９林纾司事京师译书局后，友人高凤谦

进商务印书馆工作，高氏便约他专译西洋小说付

梓。［６］高凤谦及其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在林译小说

的过程中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极有可能对林纾

译本的选择乃至译本最后的定稿产生一定的影

响，成为影响林译小说动机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这从林译小说在 １９０３ 年之后得到商务印书馆的

大量出版可以得以印证。 高凤谦是在 １９０３ 年进

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而林纾也是在 １９０３ 年第一

次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所翻译的长篇小说《伊
索寓言》。 林纾大部分翻译小说得以出版与高凤

谦在商务印书馆的帮助有一定的关系。
林纾翻译作品的动机同商务出版社的赞助及

其约稿相关。 由于友人高凤谦的关系，林纾同商

务印书馆保持长期合作并译介了大量作品。 林纾

本人最喜爱的作家应是狄更司，但是据统计林纾

翻译最多的作家却是哈葛德，如图 １ 所示，现存文

献也尚未发现林纾对哈葛德大加赞扬的内容。 从

１９０４ 年起开始出版所译哈葛德的作品《埃司兰情

侠传》，一直到 １９２０ 年出版完《炸鬼记》之后才不

再出版哈葛德的作品，林纾共翻译了哈葛德的作

品 ２１ 篇。 如果林纾对哈葛德的作品并不是格外

钟爱，但却翻译了大量的哈葛德作品，那么这里的

动机很可能就是满足出版社的约稿需要。 从哈葛

德译作的名字上看，多带有“鬼”“尸”等字眼 ，迎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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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时人猎奇、猎诡的心理。 因此，出版社的动机

或许又在于吸引读者以获得更大的发行量，从而

获取更大的利润。 林纾在出版社的影响下也就有

了迎合出版社和读者群体需要的翻译动机。

图 １　 林译作家的作品数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Ｓｈｕ

　 　 （二）林译长篇小说的年出版数量及其翻译

阶段的划分

　 　 从年出版数量上来看，这 １５３ 部长篇小说的

发表在时间上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出现在 １９０９
年，另一个则出现在 １９２０ 年，其中 １９２０ 年的年出

版量最高，达 ２３ 篇。 钱钟书以 １９１３ 发表的《离恨

天》作为划分林纾两个翻译时期的界限，１９１３ 年

正好是在这 ２７ 年的中间位置，这样也就相当于以

时间长短将林纾的翻译生涯划分为两个部分：在
１９１３ 年及其之前，林纾共发表 ８３ 篇长篇小说；
１９１３ 年之后发表 ７０ 篇，后期数量多于前期。 但

是，林纾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译作，如《巴黎茶花女

遗事》《黑奴吁天录》及《迦茵小传》等都发表在

１９１３ 年之前。
尽管林纾在 １９１３ 年之后发表的作品在今天

已很少被提及，但是钱钟书对这些译作一棍子打

死的评价似乎失之偏颇。 林纾 １９１８ 年出版的译

作《现身说法》，将托尔斯泰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

品《童年 少年 青年》用他带有文言气息的文体译

出，译笔与前期相比并没有什么退步之处。 因而，
本文选择根据宏观环境上的历史与文化事件将林

纾的翻译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 １９１１ 年之前，
即辛亥革命之前的早期阶段，第二个是 １９１１ 年到

１９１５ 年，即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阶段，
第三个是 １９１５ 年以后，即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阶

段。 辛亥革命后正是清政府被推翻之际，政治环

境上产生的大变化必然对林纾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翻译动机也可能同政治主张有所关联，因而用

来划分林纾的翻译阶段是可行的。 选择新文化运

动作为一个界限则是考虑到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

坛带来了从文体到思潮上的变化，因而也是有必

要的。

　 　 二、 “开眼看世界”的文学翻译
家———林纾与文学和西学相关的翻
译动机
　 　 林纾虽然不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甚
至不懂外语，但他通过翻译大量文学作品彰显出

其与文学相关的开民智、了解外国文学和西学并

发展中国文学等主题相关的翻译动机。
　 　 （一）正确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的翻译动机

林纾早期的作品曾一度受到时人的赞誉，其
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他首次翻译的长篇小说《巴黎

茶花女遗事》。 １８９９ 年，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

事〉小引》中谈及翻译该书的原因：“晓斋主人归

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 生

请述之。 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

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
暇辙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７］２４根据

林纾自己的说法，林纾之所以会翻译这本书并走

上翻译小说的道路其实要归功于他自身希望了解

外国文学的心态以及友人王寿昌（晓斋主人）的

帮助。
在早期，林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还怀揣着开

民智的动机。 １９０１ 年林纾在《译林》第一期的序

中提到：“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
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５］２６

林纾希冀通过译书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同当时中

国屡遭外国入侵和战败失利有很大关系。 当时，
清政府在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已经显现，通过教育

等方法强国、唤醒民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身为一介文人，译书便成了林纾实现开民智的有

效手段。 １９０８ 年林纾在《块肉余生述·前编序》
中提倡发展教育：“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

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

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
不负矣。” ［５］３２６这不但体现了林纾希望借助教育改

良中国社会的想法，也反映了林纾借助翻译外国

小说让国人正确了解外国的动机。 林纾所看重的

是对于外国文学的正确认识，因而在 １９０１ 年发表

的《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提到：“译者就其原文，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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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

境不如中国也。” ［８］１６３林纾不希望时人对西学持贬

低的态度，而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西学中吸取养分，
并对外国及外国文学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也产

生了从希望了解到认可的转变，并进一步巩固了

他翻译外国文学的动机。 １９０７ 年他在《红礁画浆

录·译余剩语》中写道：“西人小说，即奇恣荒眇，
其中非富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 西小

说之荒眇无稽，至《噶利佛》极矣。 然其言小人国

大人国的风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

国，此地谓无关系之书乎？” ［９］２０９在从事翻译外国

小说八年之际，林纾对西方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
认为其中富含哲理、阅历，又有政治小说的成分，
佳作良多，自然也就更乐意将更多的外国小说译

介到中国。
　 　 （二）鼓励时人学习西学的翻译动机

林纾希望了解外国文学，并借此开民智、让国

人了解国外的动机是他前期从事小说翻译的重要

动机之一。 这种心态很自然地演变成对于西学的

好奇以及学习西学的渴望，并成为林译长篇小说

的又一重要动机。 １９００ 年，林纾在《译林·叙》中
指出时人对于西学不重视、不好学的现状：“亚之

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
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

可胜。” ［８］１６１林纾将清政府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时

国人不好学、忽视西学，这种观点虽不全面，但也

反映了忽视西学阻碍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弊端。 林

纾在 １９０５ 年出版的《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明

确地论证西学是值得学习的：“其貌为儒者，则
曰：‘ 欧人多无父，恒不孝于其亲。’……西人不尽

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 ［５］１３９当时，很多人误以为

西方是没有中国的孝道美德的，林纾通过翻译外

国小说中的大孝子矫正这一观点，让时人认识到

西方也是有孝子的，从而进一步说明西学也是可

以学习的。 林纾更是对青年学生给予了厚望，在
１９０６ 年出版的《洪罕女郎传·跋语》中写到：“中
国文章魁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

曲绘其状。 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

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

更有光明之一日。” ［５］１６４林纾鼓励学习西学的目的

在于吸收西学中的新理念，从而提高中文的行文

水平乃至推动学界的进步。

　 　 （三）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翻译动机

从译者自身角度来讲，林纾翻译长篇小说的

动机自然有同文学发展相关的部分，有时还会有

几分抛砖引玉的意思。 １９０８ 年，林纾在《块肉余

生述·后编识语》中表示：“恨余驽朽，文字颓唐，
不尽先生所长。 若海内锦绣才子，能匡我不逮，大
加笔削，则尤祷祀求之。” ［５］３５０林纾在此谦虚地认

为自己的文学水平不够高明，希望国内更有才华

的人去翻译作家狄更司的作品，反映出其在翻译

多篇小说之后仍对自己的水平不满意、希望能多

出佳作的心态。
在翻译作品上，林纾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

是很大的。 这一点从林纾对翻译何种作品的主导

权上可以体现出来。 由于希望将更多有关拿破仑

的事情译介到中国，林纾曾找到两种《拿破仑传》
并请精通法文的人为自己口述，然而由于书中典

故太多，没有相应的辞书可以检索，不得不放弃翻

译。［４］８２此外，林纾十分注重通过选择合适的作

品，以佐证自己之前的译作所述为实。 １９０１ 年，
他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表示：“是书描写白

人役奴情状，似全无心肝者。 实则彼中仇视异种，
如波兰、埃及、印度，惨状或不止此。 徐俟觅得此

种纪录，再译以为是书之左证。” ［８］１６３由此可知，林
纾也是会自己去找合适的作品来翻译的，而非仅

靠口译者或者出版机构的推荐。 较为遗憾的是，
林纾之后翻译的作品未能出现佐证白人役奴惨状

的内容，这种动机未能转化为成果。
林纾在翻译作品后，不止一次表露出由手头

的作品出发去翻译相关著作的动机。 １９２２ 年，林
纾在再版的《兴登堡成败鉴》序中提到：“余不事

译著，可一年矣。 既得此书，虽不详不备，亦不能

舍置，姑译之以问世。 俟有名作，当更译之。” ［８］１８４

由于当时翻译的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不够详细，林
纾希望今后能翻译更好的与其相关的作品。

作为一名译者，翻译自己接触到的出色作家

更多的作品也是林译长篇小说的动机之一。 林纾

格外喜欢迭更司（狄更司）的作品，他在 １９０７ 年

发表的《孝女耐儿传》序中提到：“迭更司书多，不
胜译。 海内诸公请少俟之。 余将继续以伧荒之

人，以伧荒之事，为诸公解酲醒睡可也。” ［８］１７８林纾

谦虚地表达出希望继续向时人译介迭更司作品的

意愿。 林纾前后共翻译了 ５ 部狄更司的作品，他
对作家狄更司的喜爱从 １９０８ 年发表的《块肉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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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后编识语》中也可一窥：“近年译书四十余

种，此为第一。” ［５］３２７

译作也是要面对读者的，因而，对于读者喜好

以及当时翻译评论标准的迎合也是林译小说的动

机之一。 《小说林》的创办人之一徐念慈在 １９０８
年发表的《余之小说观》中是这样分析晚清新小

说读者的：“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

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
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

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 ［１０］ 面对

这样一群受旧学界影响颇深的读者，时人眼中确

立了“翻译评论界‘译笔雅驯’和‘情节离奇’的评

论标准” ［１１］。 这样的评论标准也影响到林纾对于

原作的选择。 １９０８ 年，林纾在《西利亚郡主别传》
序中提到：“是书非名家手笔，然情迹离奇已极，
欲擒故纵，将成复败……．” ［８］１７９在“情节离奇”这
样的评论标准的引导下，林纾选择顺其道而行之，
满足读者和评论界的偏好。 至于“译笔雅驯”这

一标准，林纾凭借出色的古文功底占得先机。 觉

我在发表在《小说林》第十期的《余之小说观》中
提到：“问何以崇拜之者众？ 则以遣词缀句，胎息

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

色。” ［１２］觉我不仅对林纾的译笔大加赞赏，更是将

此看作林纾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翻译动机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林纾站在了反对新文

化运动的一边，这同林纾自身观念保守且钟爱古

文有关。 林纾年长以后自号“畏庐”，取自祖母给

他讲过的“畏天而循分”之意。［４］１６尽管林纾的观

念是传统而保守、“畏天而循分”的，但林纾对外

国文学的译介却对新文化运动起到铺垫作用，他
还曾创作过白话诗歌。 因而 １９８３ 年蒋锡金先生

在《关于林琴南》一书中称林纾为“中国新文学运

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祖’” ［１３］。
１９１５ 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林纾除了撰

文反对新文化运动阵营之外，在翻译上并没有松

懈，他翻译出自身翻译生涯中全部的 ２０ 篇短篇小

说。 林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废除古文的做法的，
因而并没有接受新文化运动阵营完全使用白话的

做法。 １９１５ 年后林纾所翻译的长篇小说中有 ９
部是托尔斯泰创作的，６ 部是哈葛德创作的，５ 部

是莎士比亚创作的，４ 部是小仲马创作的，其余作

家的作品数量至多只有 ２ 部。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

前就翻译过哈葛德、莎士比亚和小仲马的作品，并
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林纾继续翻译他们的作

品的动机一方面可能是满足读者对这些受欢迎作

家及其作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应出版社

的要求。 １９１７ 年起，林纾开始发表其所翻译的托

尔斯泰的作品，首部便是以死亡为主题的《人鬼

关头》，之后还翻译了《现身说法》，直到林纾去世

的 １９２４ 年仍有《三种死法》问世。 林纾翻译的这

９ 部托尔斯泰作品都是商务印书馆或其创立的

《小说月报》发表的。 由此推断，林纾翻译托尔斯

泰的作品仍可能是基于满足出版商的动机。
由于林纾本人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的，他在翻译上自然也不会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

流，而是仍然保持自己一贯的风格。 １９１５ 年起林

纾所翻译的长篇小说题目大多都带有“情”这个

字眼，如《恨缕情丝》 《香钩情眼》和《情海疑波》
等言情小说，或是带有“鬼”之类的字眼，如《炸鬼

记》这样的情节离奇小说，可见林纾主要还是以

吸引读者为动机。 相比之下，林纾在这一时期翻

译的作品鲜有与爱国相关的，仅有《德大将兴登

堡欧战成败鉴》等少量译作鼓励时人自强自立。

　 　三、不尚武却有尚武精神的翻译
家———林纾翻译动机中的家国情怀

　 　 林纾的翻译动机中既不尚武但又有尚武精神

的部分与他的家国情怀有关：不尚武是因为其反

对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背后是其自身秉持的

文人士气；而在面对列强外侮时却选择尚武精神，
提倡自强自立。
　 　 （一）林纾前期带有政治主张但不尚武的翻

译动机

　 　 林纾希望推动的远不止学界的进步，而是

放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之进步。 在动机上，林
纾翻译长篇小说同其自身的政治主张有密切关

系，而他的政治主张又是受时局影响而产生的。
因而，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兼具内在与外

在的因素。 在政治主张上，林纾支持变法维新，
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认定为救治中国的唯一道

路，因而对辛亥革命不以为然。［１４］６０这种改良主

义的政治主张在林纾翻译的部分小说本身及其

序言中可见一斑。 林纾在 １９０８ 年发表的 《贼

史》序中提到：“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丛善也。
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 ［５］３３０－３３１林纾将英国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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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原因归功于改革，并借此劝告中国也开

展一系列改良活动。
尽管林纾是支持改良运动的，但他却并不支

持武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１９０５ 年京师学

务处官书局初次出版、１９２６ 年商务印书馆再版的

《拿破仑本纪》中，林纾曾评论道：“试观拿破仑雄

图盖世，兵力振古。 尚尔坐困。 此亦足见天心

矣。” ［１５］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林纾对凭借武力来夺

取政权的途径就早已持不支持的态度。 １９０１ 年

秋林纾家居北京顺治门外永光寺的时候更是将自

己的书斋称为“望瀛楼”，以寄托对当时被慈禧太

后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的思念之心 ［１６］８３，可见

其对封建帝制的拥护程度之深。 １９０７ 年，林纾在

《爱国二童子传·达 》中再次明确表示对武力

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反对：“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

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 若高言革命，专事

暗杀，但为强敌驱除而已，吾属其一一为卤？” ［８］１７５

林纾对武力革命不仅仅是不屑，乃是强烈反对，认
为革命暗杀是让外敌渔翁得利的内耗。 林纾支持

改良、反对武力革命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之前

就已形成，而且这种支持改良、反对推翻清政府的

政治主张同其自身传统的文人士气息息相关，辛
亥革命后林纾更是选择 １１ 次谒光绪帝陵墓并以

清朝遗老自居。［１４］６１林纾有骨气但过于保守，不能

看清时局变化，最终避免不了其改良的政治理想

落空的局面。
　 　 （二）林纾鼓励国人发扬尚武精神的翻译

动机

　 　 虽然林纾一度反对辛亥革命这样在国内开展

的武力革命，但是他对于武力抵御外国入侵是毫

不含糊地支持的。 他在 １９０４ 年发表的《埃思兰情

侠传》序言中提到：“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于是

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 吾哀其

极柔而将见饫于人口，思以阳刚振之。” ［１６］１０１－１０２

《林纾年谱长编》一书指明林纾此时是希望以西

方人的尚武精神来救治中国国民精神上的衰惫之

习。［１６］１０２林纾在之后的译作中延续了弘扬尚武精

神的翻译动机。 １９０７ 年，林纾在《剑底鸳鸯》的序

中表明他翻译该书的目的是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

神，“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 今日之中国，衰
耗之中国也。 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
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

习， 追 蹑 于 猛 敌 之 后， 老 怀 其 以 此 少 慰

乎。” ［５］２７１－２７２林纾在这里谈及自己不能著书，因而

只能译书来勉励国人都能尚武，从而击退外国侵

略者。 林纾之后更是尝试著书以弘扬尚武精神。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就提到林纾根据庚子事

变创作了《蜀鹃啼传奇》和《京华碧血录》。［１］５７在

目睹过清兵抵御外敌的无力之后，林纾明白中国

在军事上有着很大的不足，因而希望通过翻译外

国小说中的英雄传记，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神、做
英雄，从而让国人能够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外

敌抗衡，挽救清朝摇摇欲坠的颓势。
林纾将鼓励时人发扬尚武精神的重任放在翻

译外国英雄小说上同其译者身份有关。 国人对于

中国本土英雄完全可以通过戏曲、说书等形式来

了解，而外国英雄小说的尚武精神却需要依靠林

纾这样的译者才能得以了解。 相比于中国本土的

民族英雄，外国英雄小说可以提醒时人外国能够

张牙舞爪同其弘扬尚武精神有关，因而中国为了

击退外国侵略者也需要发扬尚武精神，通过浴血

奋战来夺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兴盛。 林纾通过弘扬

尚武精神承担起晚清时期的中国译者应有的使命

与担当，通过译介外国英雄小说的尚武精神激励

国人勇敢地以武力抵御外侮。
　 　 （三）林纾矢志不渝的爱国翻译动机

根本而言，林纾的爱国之心才是其始终如一

坚持下来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 早在 １８９７ 年，林
纾与友人就因德国侵占胶州湾三次冒死到清廷御

史台上书。［１４］６５之后，林纾更是出于爱国动机翻译

了大量作品，１９０５ 年他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
中发愿：“盖愿世士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

图报亲仇者，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 ［５］１３９当时，中
国已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的劫难，国力

衰微，林纾希望通过翻译作品让中国人鼓舞斗志、
一雪国耻。

１９００ 年，林纾在《译林·叙》中提到光绪和慈

禧西逃的情形：“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
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

书，岂足为补？ 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

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然

之。” ［８］１６２国难当头，林纾在感到失望的同时仍抱

有一份希望，选择继续翻译西方作品，改变国力衰

微的局面。
除了一雪国耻，通过翻译让时人认识到外国

企图让中国灭亡的狼子野心，谨防国家灭亡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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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重要动机。 １９０５ 年，林纾在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为时人敲响警钟：“犹
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

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 此书果令黄种

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 ［５］１４３同年，林纾又在

《鬼山狼侠传》叙中警醒国人切莫被奴化：“若夫

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
则谓是书之仍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可也。” ［５］１４３五十

四岁的林纾自知无法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便通过

翻译长篇小说给时人再次敲响警钟。 林纾常年不

忘提醒时人保持警醒的心态， １９０８ 年在《不如

归》序中再次提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

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

臆。” ［５］３３２所以林纾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其所翻

译的长篇小说提醒时人警惕外国对华侵略的阴谋

诡计，谨防灭国的惨剧发生。
为了避免灭国，林纾更是将实业强国的愿

望化为翻译长篇小说的动机之一。 １９０７ 年，林
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 》中提倡青年学生从

事实业：“强国者何恃？ 曰：恃学，恃学生，恃学

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 ［８］１７２

结合上文鼓励学生学习西学来看，林纾对青年

学生寄予无限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学习西学并

通过实业振国兴邦。 林纾通过译作救国的做法

也得到了康有为的认可。 康有为曾在《庸言》上
题《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一
诗赠予林纾，首句便是“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

虞初救世心” ［４］４２４。
　 　 （四）林纾辛亥革命后的救国翻译动机

林纾于 １９１２ 年开始在《平报》上开设专栏，
连续两年在上面发表翻译的外论。［７］２７１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开始，林纾担任《平报》的编纂者，还针对时事

发表了十篇评论。［４］１６７－１６８这一系列的创作活动和

翻译外论的时间相对压缩了林纾用于翻译长篇小

说的时间，加上“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

闻见，均悲愕之事。 西兵吹角伐鼓过余门外，自疑

身沦异域” ［８］１８２的悲伤情绪，导致 １９１１ 年到 １９１５
年间林译长篇小说的数量大幅减少，但林纾在此

期间所进行的包括翻译外论在内的译著活动仍然

抱着救国的目的，这一点是没改变的。 林纾在此

阶段较多地翻译外论是希望帮助时人认清时局状

况，从而更好地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摆脱国力衰

微的局面。

四、结束语

林纾翻译长篇小说以 １８９９ 年出版的《巴黎茶

花女遗事》为起点，之后其作品出版一共延续了

２７ 年。 作为最早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的译者，林纾

出版的小说达 １７３ 种，其中短篇小说 ２０ 种，长篇

小说 １５３ 种。 除此之外，林纾还曾在报刊上发表

翻译的外论。 本文从出版机构和时间跨度这两个

从外部观察的角度，以及译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分
析了林纾从事翻译事业的动机：在出版机构上，满
足出版商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约稿和其读者群体

的需要；在时间跨度上，分析林纾在三个阶段的发

表数量及译作内容、序言，探寻其开民智、了解外

国文学及外国，鼓励时人学习西学、发扬尚武精

神，帮助时人认清时局、爱国图强等翻译动机；在
译者自身角度上，体现出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从

事翻译事业，将青睐的作品展现给读者以佐证之

前的译作，宣传自己喜爱的作家及其作品，迎合读

者喜好与当时的翻译评论标准等动机。 林纾从内

部角度出发迎合读者喜好的动机同其从外部角度

出发满足读者群体的需要尽管相似，但却有根本

的不同，前者是带有林纾自身的译者主体性或者

主观能动性的，后者主要是受出版机构影响而由

外部因素催生的动机。 从林纾翻译的外部及内部

动机来看，翻译家从事翻译事业会受到各种内外

部因素的影响，加以综合分析便可以更好地展现

一个翻译家的形象，从而由翻译家的个人经历和

动机折射出当时的翻译活动的时代特点，使得某

一时代的翻译史记录更加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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